
　　隔日的夜晚，白起因為任務的緣故，現在埋伏在距離戀語市相對遙遠的偏遠山區。​
　　白起本該是不能為了心情影響工作的態度，偏偏他很懊悔昨晚應該要追上妳，告訴妳：「是

我的錯，所以不要擺隱忍的表情。」​
　　都是自己不好。生活的瑣事、公事，白起可以迅速準確的處理，唯獨思考對妳的事，會變得

磨磨蹭蹭。​
　　他匍匐在草地上，嘗試屏氣凝神。​
　　先全神貫注地完成任務，回去再好好用自己的笨嘴解釋昨晚的窘境吧。​
　　兩個高分貝的音頻，隨嶄露的月色劃開暗幕與沉澱的空氣。​
　　「真的有地方可以露營嗎？附近安靜的不太自然。」​
　　「不行也要想辦法，現在可沒公交車能回去呢。老闆什麼時候會怕了？妳是開始想念白警

官了吧。」​
　　白起微微昂首，再熟悉不過的聲音，此時使他的太陽穴有些抽痛。​
　　他認定妳不會出現在此時此刻，以及工作時需要非常的專注，他才疏忽了妳的存在。​
　　「我很堅強的！而且我氣著呢！」​
　　「有什麼好彆扭的，你們不曾這般冷戰，內心很不好受吧。」​
　　他無聲地吐氣，打壞妳們聊天的興致不好，可是情勢不樂觀，必須先保護妳們。​
　　白起不想驚動周圍，他悄聲無息地朝妳們前去；走得更近，原本不打算聽的話全部入了耳

裡。​
　　「我氣的是他默認我的壞脾氣，更氣他完全不來找我……雖然只是一個晚上罷了。」​
　　「是老闆妳昨天大半夜的跑來員工家，說什麼都不肯給我聯繫白警官，還求著要留宿。」外

加形跡可疑的把門窗、所有向外的通風處鎖好鎖死。​
　　妳低垂眼簾，喃喃的道：「我也不懂了。明明兩人生活一切安好，怎麼聊到結婚的事，弄得快

分手似的……」​
　　「那個……老闆？」悅悅的眼角些微抽蓄。​
　　白起已經在妳身後了。​
　　「我要的不多，他這麼替我著想，對我來說是更多的愧疚。」​
　　「老、老闆呀！」悅悅再次提高音量。​
　　白起皺眉的苦臉，看得悅悅很害怕。​
　　「其實他能罵我的！我不用一昧的被包容，顯得我好任性。」​
　　「老闆……」悅悅欲哭無淚。​
　　白起臉色暗得要彷彿與背景融合了。​
　　「白起果然是笨蛋鋼鐵直男，我……」​
　　「老闆！」悅悅按捺不住地大吼。​
　　「怎啦？」妳無辜地望著悅悅。​
　　悅悅一言不發，指向妳的後方。​
　　妳往後轉身，驚愕得不知如何言語：「啊……白、白起，好巧呀，居然在這碰到……」​
　　他雙手交環，像是等妳說完。​
　　白起是妳心愛的人、妳朝思暮想的人，但現在居然有不想和他見面的想法。​
　　他輕聲地嘆息，傳到妳的耳膜內好刺痛呀。​
　　​
　　白起、妳、悅悅。​
　　三個人共用一支忽明忽滅的燭火，窩在山中的小木屋，說是木屋，不如用雜物間描述更貼

切，裡頭的坪數不大，大家肩挨著肩，卻各懷心思。​
　　妳覺得慚愧，妳總愛跟眾人炫耀白起的好，今晚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好死不死被白起撞見妳

碎唸的場景。​
　　白起覺得後悔，昨晚的誤會、昨晚解開，或許妳就不會涉險入山了。​



　　「不對呀，白警官現在是執行任務的話，不就表示其實我們挺危險的？」​
　　悅悅勇氣擔當，打圓場的說了很多話，比如帶妳來深山野營，不過就散散心罷了。​
　　但眼下搭帳棚、生火、吃完東西倒在草原賞月，容易引起注意的活動當然是不被允許的。​
　　「是。我會請別區的同事明天一早就送妳們下山。」白起冷靜的道。​
　　白起跟幾位守在他處的同仁，正追捕走私大量槍枝及毒品的罪犯，詳細情況白起並無多

談。​
　　瞧妳一副受傷的眼神。應該明瞭白起的身份會出現在此，事態有多麼嚴重了。​
　　妳從頭到尾像犯錯的孩子，蹲在一旁隻字不提，最後小小聲的說：「我……去下洗手間，不

用跟來……」便暫離木屋。​
　　「白警官，女生說不要就是要，快跟去。」悅悅受不了異常冷寂的局面，滿臉嫌惡抱怨。​
　　白起搔了後腦杓，隨後點頭示意，奪門而出。​
​
　　他找到距離小屋外不遠之處的妳，妳愁眉苦臉的嘆氣，不過很快就意識到白起在背後了。​
　　「對不起，我給你添麻煩了……」​
　　「不需要道歉，如果我昨晚……算了。我會保妳平安的，不用擔心。」​
　　月光映照在白起的臉上，輪廓蒼白清晰，他似乎累了，卻不厭其煩地柔聲跟妳說話、將妳的

心融化得一蹋糊塗。​
　　他就是待妳這麼好、從不埋怨的接納妳。​
　　可能是妳沒辦法拿出跟他對等的愛，所以才如此懊惱吧。​
　　「我到底該拿你怎麼辦……有什麼話想說就說，都走到這步了，我們還需要顧忌那麼多嗎？

我也很想知道關於你的心情，不管如何我都可以接受的。我很後悔昨晚一氣之下離開，我是氣

自己，心胸太狹窄了……」​
　　而且妳也氣自己，不小心對白起發脾氣了。​
　　妳難掩嗚咽，不過總算把實話吐出。​
　　「『妳不是真正生氣，太好了。』是我現在的心情。」​
　　白起那令人寬心的嗓音，縈繞在妳耳畔：「我唯一害怕的，就是妳要離我而去。妳說後悔昨

晚的離開，坦白講我也鬆了口氣……氣話就讓它過去吧，別再往心裡去了。」​
　　他把妳從地上撈起，粗礪的指尖抹掉妳眼角要落不落的淚，白起的表情像放下心中的大

石、釋懷地長嘆，妳見狀同樣放鬆的綻開笑容。​
​
　　白起笑容微歛，他略帶嚴肅地說：「不瞞妳說，潛藏在這山區的罪犯，有極大的可能是Evoler
。其他的等回去我們再慢慢聊，好嗎？」​
　　「是的，白警官。」妳雖不敢放大聲音，不過俏皮地向白起行禮。​
　　白起取下妳附在額旁的手，你們手拉手準備回木屋。​
　　指顧間黑雲已經壟罩天幕，尚未來得及反應時，雷鳴轟然驟下，山不再寧靜、禽鳥從山林間

竄出，地面劇烈搖晃。​
 　　妳愕然地望向後方，黑色的煙霧像利刃破開空間，裡頭是深不見底的黑暗。​
　　「白起！」​
　　像被未知的力量往後攬，被迫鬆手與白起拉開距離，即將墜入無際的深淵。​
　　「快抓住我！」​
　　白起迅速拉住妳，他集中精神欲把風圍繞在妳身旁。​
　　「竟然……」​
　　凝聚起來的風，無法組織結構又四處消散了－－－關鍵時刻Evol居然失控了！​
　　「別怕，我會保護妳的。」只有妳，說什麼都不能讓妳受傷害。​
　　妳和白起雙雙落入黑洞，天旋地轉中白起仍緊緊抱著妳，妳從沒設想……​
　　碰！​



　　好像什麼東西被敲壞一樣，你們停止墜落，可是妳一點都開心不起來。​
　　妳無法置信眼前，張口但遲遲無法從乾澀的喉嚨講出話，指尖因恐懼而發麻，心被緊勒再

一起，彷彿隨時呼吸會暫停。​
　　「白、白起……」妳終於從發顫嘴說出話了。​
　　他好像用盡全身的力量，先深深地吐了口氣，然後滿是啞澀和疲倦的開口，音量小到他會

隨時消失一般：「沒事的……」​
　　妳聞到刺鼻的血腥味，溫熱的血液從他的下顎滑落，滴在妳的臉上；躺在白起懷中妳的安

然無恙，而他說一句『沒事』後就無聲無息地暈過去。​
​
　　慶幸悅悅及時尋到久未歸來的你們，沒多久後悅悅帶著救難組趕到。​
　　你們摔落到山谷深處，被白起保護周全的妳僅有幾處擦傷；但白起的情況不樂觀，他的額

頭有撕裂傷，四肢有好幾處骨折，或許他把Evol都拿來保護妳、疏漏了自己，不然不至於傷得

如此嚴重。​
　　營救你們的過程，動用龐大的陣仗，潛臥的罪犯可能已經逃走了。​
　　詭異的是好像除了妳和白起，沒有任何人感受地震與雷聲，更別提妳說的黑色夾縫了。​
　　與白起同為特警組的職員，看妳情緒逼近瓦解的邊緣，眼看妳不能再繼續被問話，只好讓

妳先守在白起的病床旁。​
 


